9年级语文第27课时《诗中圣哲》拓展作业
【拓展任务一】拓展默写
1.古诗词中有许多与“山岳”相关的诗句。其中，你读过的两句诗是“________________，__________________”和“_________________，_____________________”。
2.古诗中不乏对春天的描摹，有的展现喜悦，有的则展现愁情，请你各找出一句印象深刻的诗句是“________________，__________________”和“_________________，__________________”。

【拓展任务二】拓展赏析
[bookmark: _GoBack]3.《春望》和《渔家傲·秋思》都是感怀之作。杜甫的《春望》写于安史之乱开始时，范仲淹的《渔家傲·秋思》作于西北军中。《春望》中有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，《渔家傲》中有“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”。请概括两首作品中“泪”蕴含的情感有何异同。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4.独是一种感觉，更是一种心境。王维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，展现一个人自在逍遥，与世无争的状态。陈子昂登上幽州台，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，叹息人生短暂、报国无门，展现一腔孤独愁苦。请你写出一句含有“独”字的古诗词曲，并简述展示了作者怎样的心境。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【拓展任务三】拓展阅读
5.阅读文章并批注你的阅读感受。
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
潘向黎
上苍厚我。从初中开始，我就听父亲在日常生活中聊古诗，后来渐渐和他一起谈论，这样的好时光有二十多年。
父女二人看法一致的很多：比如都特别推崇王维、李后主，特别佩服苏东坡；很欣赏“三曹”、辛弃疾；也都特别喜欢“孤篇横绝”的《春江花月夜》……也有一些是同中有异：比如刘禹锡和柳宗元，我们都喜欢，但是我更喜欢刘禹锡，父亲更喜欢柳宗元；“小李”和“小杜”，我都狂热地喜欢过，最终绝对地偏向了李商隐，而父亲始终觉得他们两个都好，不太认同我对李商隐的几乎至高无上的推崇。
最大的差异是对杜甫的看法。父亲觉得老杜是“诗圣”，唐诗巅峰，毋庸置疑。而当年的我，作为20世纪80年代读中文系、满心是蔷薇色梦幻的少女，怎么会早早地喜欢杜甫呢？
父亲对此流露出轻微的面对“无知妇孺”的表情，但从不说服，更不以家长权威压服，而是自顾自地享受他作为“杜粉”的快乐。他们那一代，许多人的人生楷模都是诸葛亮，所以父亲时常来一句“诸葛大名垂宇宙”“万古云霄一羽毛”，或者“三顾频烦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”，然后由衷地赞叹：“写得是好！”
他读书读到击节处，会来一句：“语不惊人死不休！”——这是杜诗；看报读刊，难免遇到常识学理俱无还耍无赖的，他会怒极反笑，来一句：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——这也是杜诗；看电视里不论哪国的天灾人祸，他都会叹一声：“眼枯即见骨，天地终无情！”——这还是杜诗；而收到朋友的新书，他有时候读完了会等不及写信而给作者打电话，如果他的评价是以杜甫的一句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开头，那么说明他这次激动了，也说明这次通话往往会持续一个小时以上。
父亲喜欢马，又喜欢徐悲鸿的马，看画册上徐悲鸿的马，有时会赞一句：“‘一洗万古凡马空’，是好。”——我知道“一洗万古凡马空”是杜甫《丹青引赠曹将军霸》中的一句，可是我总觉得老杜这样夸曹霸和父亲这样夸徐悲鸿，都有点夸张。我在心里嘀咕：人家老杜是诗人，他有权夸张，那是人家的专业需要，你是学者，夸张就不太好了吧？
有时对着另一幅徐悲鸿作品，他又说：“‘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。’着实好！”杜甫《房兵曹胡马》中的这两句，极其传神而人马不分，感情真挚，倒是令我心服口服。我也特别喜欢马，但不喜欢徐悲鸿的画，觉得他画得“破破烂烂的”（我曾当着爸爸的面这样说过一次，马上被他“逐出”书房），而人家杜甫的诗虽然也色调深暗，但是写得工整精丽，我因此曾经腹诽父亲褒贬不当；后来听多了他的以杜赞徐之词，又想：他这“着实好”，到底是在赞谁？好像还是赞杜甫更多。
父亲有时没来由就说起杜甫，用的是他表示极其赞叹时专用的“天下竟有这等事，你来评评这个理”的语气——“你说说看，都已经‘一舞剑器动四方’了，他居然还要‘天地为之久低昂’。”我说：“嗯，是不错。”父亲没有介意我有些敷衍的态度，或者说他根本无视我这个唯一听众的反应。他右手平伸，食指和中指并拢，在空中用力地比画了几个“之”，不知是在体会公孙氏舞剑的感觉，还是杜甫挥毫的气势。然后，父亲摇头叹息了：“他居然还要‘天地为之久低昂’！着实好！”我暗暗想：这就叫“心折”了吧。
晚餐后父亲常常独自在书房里喝酒，喝了酒，带着酒意在厅里踱步，有时候踱着步，就念起诗来了。《琵琶行》《长恨歌》父亲背得很顺畅，但是不常念——他总是说白居易“写得太多，太随便”，所以大约不愿给白居易太大面子。如果是“春江潮水连海平”，父亲背得不太顺，有时会漏掉两句，有时会磕磕绊绊，我便在自己房间里偷偷翻书看，找到他的“事故多发地段”。若是杜甫，父亲就都“有始有终”了，最常听到的是“车辚辚，马萧萧，行人弓箭各在腰。爷娘妻子走相送，尘埃不见咸阳桥。牵衣顿足拦道哭，哭声直上干云霄……”他总是把“哭”念成“阔”的音。有时候夜深了，我不得不打断他的“牵衣顿足拦道‘阔’”，说：“妈妈睡了，你和杜甫都轻一点。”
有一次，听到他在书房里打电话，居然大声说：“这篇文章老杜看过了，他认为……”我闻言大惊：什么？杜甫看过了？他们居然能请到杜甫审读文章？！原来，此老杜非彼老杜，而是父亲那些年研究的当代作家杜鹏程——长篇小说《保卫延安》的作者。有一些父亲的学生和读者，后来议论过父亲花那么多时间和心血研究杜鹏程是否值得，我也曾经问过父亲，对当初的选择时过境迁后作何感想。父亲的回答大致是：一个时代的作品还是要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它的价值，杜鹏程是个部队里出来的知识分子，他一直在思考时代和自我反思，他这个人很正派、很真诚。
有一天，我突发奇想，有了一个“大胆假设”：杜甫是“老杜”，杜鹏程也是“老杜”，父亲选择研究杜鹏程，有没有一点多年酷爱杜甫的“移情作用”呢？说不定哦！
“庾信平生最萧瑟，暮年诗赋动江关”，怎奈去日苦多，人生苦短。“儒术于我何有哉，孔丘盗跖俱尘埃”，可叹智者死去，与愚者无异。十年前，父亲去世时，我才真正懂得“莫自使眼枯，收汝泪纵横。眼枯即见骨，天地终无情”这几句的含义。可是我宁可不懂，永远都不懂。
父亲如此喜欢杜诗，于是，安葬他的时候，我和妹妹将那本他大学时代用省下来的伙食费买的、又黄又脆的《杜甫诗选》一页一页撕下来，仔仔细细地烧给他。
不过这时，我已经喜欢杜甫了。少年时不喜欢他，那是我涉世太浅，也是我与这位大诗人的缘分还没到。缘分的事情是急不来的——又急什么呢？
改变来得非常彻底而轻捷。那是到了三十多岁，有一天我无意中重读了杜甫的《赠卫八处士》：
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
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。
少壮能几时？鬓发各已苍！
访旧半为鬼，惊呼热中肠。
焉知二十载，重上君子堂。
昔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。
怡然敬父执，问我来何方。
问答乃未已，驱儿罗酒浆。
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
主称会面难，一举累十觞。
十觞亦不醉，感子故意长。
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。
这不是杜甫，简直就是我自己，亲历了那五味杂陈的一幕——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蓦然相见，不免感慨：你说人这一辈子，怎么动不动就像参星和商星那样不得相见呢？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，能让同样的灯烛照着！可都不年轻喽，彼此都白了头发。再叙起老朋友，竟然死了一半，不由得失声惊呼，心里火烧似的疼。没想到二十年了，我们还能活着在这里见面。再想起分别以来，变化有多大啊，当年你还没结婚呢，如今都儿女成行了。这些孩子又懂事又可爱，对父亲的朋友这么亲切有礼，围着我问我从哪儿来。你打断了我和孩子的问答，催孩子们去备酒。你准备吃的，自然是倾其所有，冒着夜雨剪来的春韭肥嫩鲜香，还有刚煮出来的掺了黄粱米的饭，格外可口。你说见一面实在不容易，自己先喝，而且一喝就是好多杯。多少杯也不醉，这就是故人之情啊！今晚好好共饮吧，明天就要再分别，世事难料，命运如何，便两不相知了。
这样的诗，杜甫只管如话家常一般写出来，我读了却有如冰炭置肠，倒海翻江。
就在那个秋天的黄昏，读完这首诗，我流下了眼泪——我甚至没有觉得心酸、感慨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奇怪，我从未为无数次击节的李白、王维流过眼泪，却在那一天，独自为杜甫流下了眼泪。原来，杜甫的诗不动声色地埋伏在中年等我，等我风尘仆仆地进入中年，等我懂得了人世的冷和暖，来到这一天。
我在心里对梁启超点头：您说得对，杜甫确实是“情圣”！我更对父亲由衷地点头：您说得对，老杜“着实好”！
那一瞬间，一定要用语言表达，大概只能是“心会”二字。
也许父亲会啼笑皆非吧？总是这样，父母对儿女多年施加影响却无效的一件事，时间不动声色、轻而易举就做到了。
此刻的我突然担心：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已经知道我也喜欢杜甫了吗？我品读古诗词的随笔集《看诗不分明》出版时，已经是2011年，那时父亲离开快五年了。我赶紧去翻保存剪报的文件夹，看到了自己第一次赞美杜甫的短文，是2004年发表的，那么，父亲是知道了的——知道在杜甫这个问题上，我也终于和他一致了。真是太好了。
岁月匆匆，父亲离开已经十年。童年时的唐诗书签也已不知去向。幸亏有这些真心喜欢的古诗词，依然陪着我。它们就像一颗颗和田玉籽料，在岁月的逝波中沉积下来，并且因为水流的冲刷而越发光洁莹润，令人爱不释手。
（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《梅边消息——潘向黎读古诗》一书 《读者》供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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